
箕
山
之
巔
的
許
由
墓
前
，
曾
經
是
司
馬
遷
到
過
的
地
方
，
有
人
指
點
說
：
對
面

山
羊
關
邊
，
就
是
巢
父
之
墓
。
這
不
免
讓
人
生
發
出
一
縷
思
古
之
幽
情
。
︽
太
平

御
覽
︾
說
：
﹁
許
昌
城
本
許
由
所
也
﹂
；
︽
高
士
傳
︾
則
說
許
由
是
陽
城
槐
裡

人
，
我
想
：
這
大
概
是
因
為
許
由
遊
歷
了
很
多
地
方
吧
。
不
過
這
並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
從
這
裡
北
望
連
綿
起
伏
的
巍
峨
嵩
山
，
東
望
則
山
巒
起
伏
間
波
光
粼
粼

的
白
沙
湖
，
則
可
以
看
見
點
綴
其
間
的
層
層
梯
田
之
間
，
夏
都
陽
城
遺
址
、
元
代

觀
星
台
也
盡
收
眼
底
的
中
原
景
色
。

美
國
學
者
羅
斯
巴
德
︵M

urray
R
othbard

︶
認
為
：
中
國
的
莊
子
，
或
許
是

全
世
界
最
早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者
，
因
為
莊
子
曾
說
過
：
﹁
夫
能
令
天
下
治
，
不
治

天
下
者
也
。
﹂
也
許
莊
子
也
是
以
這
種
人
自
居
的
。
不
過
在
中
國
，
則
把
這
種
人

稱
作
﹁
高
士
﹂。
漢
成
帝
曾
經
想
讓
高
士
成
公
折
服
於
皇
帝
的
權
威
，
可
是
成
公

說
：
﹁
陛
下
能
貴
人
，
臣
能
不
受
陛
下
之
官
；
陛
下
能
富
人
，
臣
能
不
受
陛
下
之

祿
；
陛
下
能
殺
人
，
臣
能
不
犯
陛
下
之
法
。
﹂
這
種
高
士
不
僅
僅
是
回
避
現
實
的

隱
士
，
他
們
雖
然
不
參
與
治
天
下
，
更
不
在
意
名
利
，
但
卻
不
曾
停
止
過
對
治
天

下
的
思
索
，
並
且
為
治
天
下
源
源
不
斷
地
提
供

思
想
、
精
神
的
財
富
。
漢
成
帝

最
後
派
了
兩
個
郎
官
，
去
學
習
了
成
公
的
十
二
篇
︽
政
事
︾。
許
由
也
一
樣
，

︽
高
士
傳
︾
說
：
他
不
僅
是
堯
的
老
師
，
還
﹁
為
人
據
義
履
方
﹂，
堅
持
正
義
、
主

持
公
道
。
如
果
他
沒
有
一
定
的
道
德
影
響
力
，
堯
當
然
也
不
可
能
想
到
要
把
天
下

讓
位
給
他
的
。
但
是
他
的
好
朋
友
巢
父
等
人
，
卻
並
不
認
可
他
的
行
為
，
認
為
：

不
為
人
知
地
默
默
為
社
會
做
奉
獻
，
才
是
更
高
的
境
界
。
所
以
當
許
由
﹁
惡
聞
﹂

堯
又
要
授
他
﹁
九
州
長
﹂
之
職
，
逃
到
潁
水
之
濱
洗
耳
時
，
巢
父
質
問
他
：
﹁
汝

何
不
隱
汝
形
，
藏
汝
光
？
若
非
吾
友
也
！
﹂
還
批
評
他
不
應
該
﹁
浮
游
欲
聞
，
求

其
名
譽
﹂。
於
是
，
牽

他
的
牛
犢
，
到
上
游
去
喝
水
了
。

許
由
不
接
受
堯
讓
天
下
給
他
的
理
由
是
：
﹁
堯
知
賢
人
之
利
天
下
也
，
而
不
知

其
賊
天
下
也
。
﹂
賢
人
做
的
事
真
的
都
有
利
於
天
下
嗎
？
也
許
很
多
自
以
為
賢
者

的
人
，
做
出
來
的
一
些
事
更
糟
糕
，
這
一
點
只
有
那
些
不
以
賢
者
自
居
的
人
才
看

得
最
清
楚
。
許
由
不
願
意
做
這
種
以
賢
者
自
居
的
人
，
同
時
，
他
也
並
不
會
因
為

治
天
下
者
的
堯
，
不
可
避
免
地
存
在
某
些
失
誤
，
就
去
否
定
天
下
的
治
，
但
他
更

重
大
家
勤
於
思
索
，
掌
握
更
正
確
的
指
導
思
想
和
提
高
普
遍
的
道
德
水
準
。
而

不
是
僅
僅
跟
在
賢
者
屁
股
後
面
唱
讚
歌
，
只
知
道
說
甚
麼
：
﹁
大
哉
，
帝
之
德

也
！
﹂
而
是
可
以
像
許
由
同
時
代
的
壤
父
那
樣
，
尊
嚴
而
理
直
氣
壯
地
說
：
﹁
吾

日
出
而
作
，
日
落
而
息
，
鑿
井
而
飲
，
耕
田
而
食
，
帝
何
德
於
我
哉
！
﹂
所
以
高

士
是
在
現
實
的
環
境
中
，
保
持
自
己
的
自
覺
性
，
用
潛
移
默
化
的
行
動
，
去
求
得

一
種
人
格
的
平
衡
與
影
響
社
會
。
這
種
傳
統
不
僅
劉
邦
時
的
張
良
，
一
直
到
近
代

的
李
石
曾
、
蔡
元
培
，
即
便
到
了
辛
亥
革
命
的
行
動
家
黃
興
身
上
仍
然
有
所
表

現
。
黃
興
還
是
堅
持

﹁
成
事
不
必
在
我
﹂
只
要
推
翻
滿
清
政
權
，
袁
世
凱
也
是

可
以
支
持
的
，
但
孫
中
山
組
秘
密
的
中
華
革
命
黨
，
要
以
服
從
他
為
第
一
要
旨

時
，
黃
興
怎
麼
也
不
能
接
受
了
。
他
們
對
於
理
論
完
善
與
真
理
的
追
求
也
是
無
盡

止
的
，
正
如
許
由
向
堯
介
紹
他
的
老
師
齧
缺
時
說
的
那
樣
：
﹁
方
且
與
物
化
而
未

始
有
恆
，
夫
何
足
以
配
天
下
！
﹂
這
種
傳
統
，
與
西
方
的
無
政
府
主
義
是
有
區
別

的
。遠

處
的
嵩
山
間
不
時
有
山
嵐
飄
過
，
似
乎
是
因
為
松
濤
的
古
老
的
節
奏
，
抖

落
了
遠
客
萬
里
紅
塵
。
舞

者
般
旋
擺

跨
出
一
個
獨

特
的
弧
步
，
越
過
鴻
溝
、

歲
月
、
時
辰
，
失
重
裡
都

有
一
個
新
的
平
衡
。
這
讓

我
突
然
覺
得
：
這
裡
面
就

包
含
了
許
由
、
巢
父
的
精

神
，
其
特
色
就
是
博
大
而

深
邃
。
從
箕
山
下
來
，
一

直
到
觀
星
台
，
一
個
問
題

一
直
在
我
的
腦
際
徘
徊
：

也
許
沒
有
了
這
種
精
神
，

人
們
總
有
一
天
會
發
現
：

在
追
求
名
利
的
路
上
，
精

神
墜
落
的
深
度
，
已
經
遠

遠
超
過
了
需
要
攀
登
的
高

度
。

卓文君愛上了司馬相
如，卓老爹傷心透了。
司馬相如哪樣好啊？最
起碼的家門就不對。卓
總是鋼鐵大王，為大漢
首富，門庭 赫，跟皇
家差不多，公司聘用人
員不說，單是門衛、家
政、保姆、廚師等一干
人馬，就上千人，「卓
氏⋯⋯富至童千人，田
池射獵之樂，擬於人
君。」相如家呢？「家
居徒四壁立」，樓上無電
燈，樓下無電話，樓都
沒有，是茅簷，茅簷裡
的床也沒一張好的，遑
論手機電腦、壁掛電
視？關鍵是，他還有不
良嗜好：愛好文學。整
天關起門來寫啊寫，田
又不種；麥不去鋤麥；
木匠瓦匠等手藝都沒學
一樣；北上廣打工也不
去。千字十元幾十元稿
費，個把月進不了一兩
張單子，養活自己都
難，何以養妻？還要生
孩子的吶。卓文君愛上
如斯文學青年，卓老爹
是堅決反對的。
司馬相如原是做點小

生意的，開了一家小作
坊，「以貲為郎」，大概

開的豆腐店之類吧，採購豆子，石磨豆腐，滿
街外賣，出納、會計、老闆、馬仔都是一人全
包，一人總管，一個人總統理，產供銷一肩
挑，名片上印總經理也不算太造假（他這吹牛
皮的本領，此時練就，後來碰到喜歡誇大話的
老闆漢武帝，算是懷才有遇）；若老老實實將
這份事業幹下去，資本積累，擴大再生產，未
必不能成長為豆腐業執牛耳之企業家，最少養
家餬口應沒問題。愛甚麼不好，愛啥文藝呢？
司馬相如去找卓文君談戀愛，他是寫詩寫不

下去了，要找富婆包養。他聽說了臨邛鋼鐵老
闆卓家有女，不是新長成，而是新守寡，便從
老家出發，往臨邛去。也不知道他是從哪裡借
的錢，衣服穿新的，品牌的；賓館住高檔的，
四星五星的；還租了一輛高級轎車，到賓館對
面買包煙，都是開車去，「相如之臨邛，從車
騎，雍容閑雅，司馬相如閑雅甚都」，整得風度
翩翩似的。他來臨邛之前做了戀愛調研，知道
文學青年不值錢，但演藝明星身價高，曉得卓
文君喜歡追星，「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
寡，好音。」他就練了手指彈琴，練了嗓子唱
歌，以一副文藝範兒造型，出入臨邛城。
怪也要怪卓王孫，搞什麼家庭文藝晚會，搞

家庭晚會也不是不可以，這恰是富翁燒錢最愛
的方式，問題是不能請相如，他本來動機不
純，「繆為恭敬」，是來打卓家錢主意，打卓家
女主意的，這下引狼入室了。在晚會上，相如

賣命演出，看家本事全拿了出來，歌唱得確實
好，琴彈得確實妙，勁歌勁舞，「弄琴，文君
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相如做的愛情
詩，也最易挑動女兒心，「鳳兮，鳳兮，歸故
鄉，遨遊四海兮求其凰，有豔淑女處蘭房，室
邇人遐毒我腸，何為交頸為鴛鴦。」
這麼熱烈挑逗，哪個女孩禁得住？沒有過男

女事，還不曉得其中意，卓文君已是感受過愛
啊情的，食髓知味，聽到琴聲，聽了表白，早
已哄動春心，那邊舞台中央相如送秋波，這邊
歌廳A區卓文君也拋媚眼。相如說咫尺天涯，文
君毒了他的腸；文君說天涯咫尺，相如放毒藥
毒了她的心。待演出一結束，文君追相如追到
賓館，先是文君求簽名，後是相如求訂婚，
「既罷，相如乃室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慇勤。」烈
火遇幹柴，久旱逢甘霖，閃電戀愛，一夜生
情。到了次日，已是如膠似漆，拿鐵索子來兩
邊拖，也拖不開了。
一點也不意外，以夫妻之愛與父女之情為內

涵的一場世俗大戰開戰了。卓文君與司馬相如
一邊，卓老爹與卓大媽一邊，卓老爹先是曉之
以理，來軟的，給卓文君分析門當，分析戶
對，分析經濟基礎與愛情建築之間的關係，被
愛情昏了頭腦的女孩，赴刀山都在所不辭，何
況是赴男人懷抱？別怪卓老爹眼窩子淺，相如
這臭小子後來出息大了，一半靠文學才華，一
半也靠卓老爹金錢做基礎的—富豪女婿比貧寒
子弟發展機會與發達基礎不在一個層次，何況
愛情也像是炒股，有多少人看得到潛力股？卓
老爹也看現實股，他看不到司馬相如後勁，堅
決反對他與女兒戀愛，也是所有老爹的基本心
態。他對女兒來軟的不行，就來硬的，說不聽
話就斷絕父女關係，還把她給關起，關在閨房
裡，可是愛情來了，牢房都關不住的，何況是
閨房？「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
都」，文君趁了明月夜，翻了後花園紅杏牆，與
相如私奔了。把卓老爹氣得吐血，撂了狠話：
奔吧私奔吧，私奔死奔吧，我一分錢嫁妝都不
置辦，餓死凍死，都不管你，「卓王孫大怒
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
愛情的風花雪月過後，便是婚姻的柴米油

鹽。司馬相如本就家徒四壁的，在追卓文君
中，借了大筆銀 裝闊，要賬的都來了，搞得
相如家都不敢進，「文君久之不樂」，富家女做
慣了，再做貧賤夫妻，百事更百倍哀。女孩子
愛情上了，常是愛找老爹去開
戰的。卓文君與老爹開戰，勝
了一回合，她與相如終是擁了
鴛鴦被相眠了，她還想再去勝
一回合。諸位看天下女孩，幾
乎都是不與老公開戰，最愛與
老爹去開戰的，在老公與老爹
兩個男人之間，她常常幫 老
公去欺負老爹的。卓文君日子
難過了，給老公出謀略，去戰
勝老爹：「長卿第俱如臨邛，
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
苦如此。」她對老公說，我們
一起回臨邛吧，到那裡去開家
小酒店，你當夥計兼老闆，我
當售貨員兼老闆娘。

若說開店，哪裡不好開？單要往娘家去開？
這是女兒去她老爹地盤叫陣去了：老爹，你那
富，你過得那好，你忍心讓你女人端盤子？老
爹，你看得下去，算你狠。這計正中相如下
懷。他家裡沒什麼家產要守，帶身衣服就上臨
邛了，從老弟那裡借了些錢，租了一間三五平
米的街頭店，張羅 開了一家酒店，「買一酒
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擅長表現，搶
幹粗話，「相如身自 犢鼻褌，與保庸雜作，
滌器於市中。」相如打赤膊，穿短褲，誰買
酒，他就和小工一起抬酒，送貨上門，時不時
打卓王孫門口過；卓文君呢，站櫃 ，賣嗓
子，看到他爹他媽打酒店過，就吆喝：買酒
啦，買酒啦，北京二鍋頭，四川五糧液，要高
檔有高檔，要低檔有低檔，老人家來買，打折
送優惠哦。還把飯碗菜碗擺在街頭來，看到他
娘來了，挽起纖纖玉手，洗碗拖地，啥樣都
幹。
一位大家碧玉，富豪家的寶貝女兒，幹 這

等民工活計，哪有不怕人家戳背心的？卓老爹
先是硬起心腸，「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
出。」他知道這是女兒女婿聯合起來合謀戰
他，「相如親 犢鼻褲滌器，以恥王孫。」只
是呆在家裡，一閉目，眼裡盡是女兒女婿汗涔
涔的背影，女婿他可不管，女兒哪有不心痛
的？卓老爹在生意場上，千軍萬馬都敢應戰，
來之能戰，戰之能勝，而與兩個小屁孩，他戰
不贏了，認輸了：「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
童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認了
相如做女婿，百萬財產給他使用，百位家僕給
他使喚。在這場愛情與親情的大戰中，司馬相
如與卓文君大獲全勝，「文君乃與相如歸成
都，買田宅，為富人。」也算是雙贏吧，愛情
贏了，親情也贏了，爹認女認女婿，女婿喊老
爸喊老媽了。
在評價這場常見的情戰劇裡，大半人認為，

這是相如與文君使用了面子戰，他倆放下身段
做民工，為的是砸痛豪爹富媽的面子。哪是面
子戰？其實是心腸戰，他們揀了最厚的地方開
刀，更揀最軟的地方下手。自然，富豪心腸硬
些，面子薄些，面子容易被女兒女婿砸痛，但
富豪也好，豪富也好，都是爹，都是媽，面子
易被砸痛，心腸更比面子容易砸痛。與兒女為
愛情與親情而作戰，幾乎都是老媽老爹首舉白
旗先投降。

老石頭是我現在的鄰居，還是我忘年交的好朋友，
已有六十多歲。老石頭已經退休好幾年了，但因為兒
子收入少，兒媳婦沒有正式工作，現在物價又這麼
貴，老石頭只好幫別人搬東西，送煤氣，再賺一份工
錢，來養家餬口。
老石頭人高馬大，雖然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但扛

起六七十斤重的煤氣罈子，一口氣不歇，可以奔上七
樓，了不起吧，真是天生做力氣活的。下力氣幹活的
人當然愛喝酒，老石頭更是能喝，一頓喝個五、六兩
白酒不成問題，喝完後還愛說流氓話。喝完酒，說完
流氓話後，老石頭還喜歡「鬥地主（大陸流行的一種
賭博遊戲）」、打麻將，來點小賭。不「鬥地主」、打麻
將的時間裡，老石頭還能評論世界大事，罵罵「美帝
國主義」，當然都是從電視上「新聞聯播」裡看來
的，然後，加上老石頭一貫受的教育後的理解，與在
工廠花園裡退休的一幫老頭們神吹。當然，互聯網的
信息特別多，老石頭也是知道的，老石頭的兒子就愛
上互聯網，但老石頭是不相信「互聯網」那破玩意
的。
老石頭性情豪爽，又愛幫助人。有一次，一個老漢

騎自行車送自己的孫子上幼兒園後返回，因為幼兒園
是個大下坡，老漢不小心，摔昏倒在路上，許多人見
到後，都不敢動，一是怕「沾包」，說不清，那會給
自己惹來大麻煩。二是不懂醫學知識，不敢亂動。這
老漢摔昏倒在路上半天沒人管。老石頭送完一趟煤氣
罐回來後，見此情景，第一，馬上打120急救車；第
二，又馬上找人通知家屬，最後救了那老漢一命。還
有一次，一位送小孩的麵包車刮了一輛奧迪車。開麵
包車的是一位年輕姑娘，而開奧迪車的是一位有權勢
的人。開奧迪車的張口就要2000元錢，才善罷甘休。
年輕姑娘拿不出錢來，在一旁哭泣。老石頭看到這
事，又馬上站了出來，主持公道。他好話、黑話一起
說：「你是個大領導，掙這麼多錢，又開的是奧迪
車，還在乎那幾個錢？人家小姑娘又不是故意的。能
饒人處且饒人⋯⋯」那位開奧迪車的有權勢的人看老
石頭這樣，怕丟了面子，最後只要了200元錢，放了開
麵包車的年輕姑娘一馬。
但老石頭自己可沒有這樣幸運，也沒有碰到好人來

幫他。去年五月的一個傍晚，老石頭有事，兒子替他
開麻木車送煤氣罐，在下坡時把一個散步的婦女掛了
一下，當時，那個婦女便倒地裝「歪」。最後，檢查
費、醫藥費、營養費賠了四、五千元，其實，那女的
什麼事也沒有，賠完錢後就回家了。那四、五千元，
要老石頭扛多少煤氣罐，搬多少東西才能掙回來呀。
那幾天，老石頭明顯的話也少了，人也瘦了。過後，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大牛給老石頭講人性惡，講現在的
人變得如此之壞，好事做不得等等道理。老石頭當面
沒吭聲，但背後卻對我說：「大牛胡說，要相信這個
世界還是好人多。」我說：「大牛是說得有點過激，
但總的沒錯。我們活的世界裡要有個好的環境，那樣
人人才會變成好人，壞人也會往好人方向轉變。要是
有個壞的環境，就是好人也會往壞的方向變。」這道
理對老石頭來說有點深，還有點拗口，老石頭還是聽
懂了。但老石頭卻不同意我的意見，他又說：「我看
你說得不對。現在電視、廣播、報紙每天不都宣傳出
那麼多好人好事。我看還是好人多。你看，不管別人
怎樣對我，我還不是在做一個好人。」
我笑了起來，我又說：「老石頭，你確實是個不錯

的人，但你還是個立體的人，你有很多面，比如：力
氣大，能幹活是你的一個面；豪爽，愛幫助人是你的
一個面；愛喝酒，愛說流氓話是你的一個面；愛『鬥
地主』、打麻將是你的一個面；喜歡和一幫老頭們神
吹國家大事，世界大事還是你的一個面。但哪個面是
真實的老石頭呢？其實，這些面組合起來，就是一個
真實的老石頭。但現在這環境，我要表揚你，宣傳
你，就光讓別人看到你力氣大，能幹活；豪爽，愛幫
助人的一面，那你就是一個完人、一個偉大的人。但
我現在想壞你，想搞臭你，就光讓別人看到你愛喝
酒，愛說流氓話；愛『鬥地主』、打麻將的那個面，
再宣傳、放大你的這些面，那你就是一個壞蛋，一個
好吃懶做的惡棍。我說的這些面，都是你身上的事，
都是事實，你承認吧？這樣說來，還有這麼多宣傳出
來的好人嗎？」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老石頭似乎有點懵了，

嘴裡還在狡辯，但我知道，我的話觸動了他，他已經
開始了一點點自己的思考。

網絡「圍觀」是一種新生的網絡現象，網友們在面對熱點事件或話
題時，以轉帖或評論的方式引起公眾的關注，利用網絡的快速傳播
性，形成聚集效應，以此獲得真相或促成問題的解決。換言之，「圍
觀」也是輿情的一種另類表達方式。古代沒有網絡，也沒有及時便捷
的傳媒，一些熱點事件或官場黑幕，很容易被手眼通天的官吏蓄意掩
蓋。而在良知的驅使下，古代也不乏正義熱心的「圍觀」者，他們通
過聚集的方式，口口相傳，使真相展現在公眾面前，最終促成事情的
解決。
清康熙年間，翰林院修撰李蟠、翰林院檢討姜宸英到順天主持鄉

試，嚴重舞弊，一些官家子弟以納賄的方式獲得了錄取，寒門學子卻
遭不公打壓，一時間群情沸然。心懷不平的寒門學子聚集了起來，
「圍觀」這種肆無忌憚的醜惡行徑，為了傳播事實真相，他們書寫了大
量的公告張貼散發，揭露考官營私舞弊的齷齪做法。由於「圍觀」的
聲勢巨大，以至於當時有民謠唱道：「老薑全無辣味，小李大有甜
頭。」乃借童稚小兒之口，公然嘲諷姜、李兩位主考官。後來有官員
上奏朝廷，康熙聞知後大怒，馬上把李蟠和姜宸英下獄。經過查證，
主犯李蟠被謫戍關外，姜宸英則死在獄中。作為一種民意訴求，這一
次「圍觀」行動取得很好的效果。
嘉慶年間，內務府大臣廣興奉皇帝之命到山東審案，左都御史周廷

棟隨同前往輔佐。而為皇家服務的內務府，本來就是一個雁過拔毛的
機構，總管大臣廣興也以黷貨納賄、貪得無厭聞名，如今任欽差到地
方辦案，他更是視為不可錯過的斂財機會。故在山東期間，廣興大肆
收受涉案人員的賄賂，數額達數萬 銀子之巨，引得輿論嘩然。但
是，負有監督職責的左都御史周廷棟卻想盡辦法，百般為廣興掩飾開
脫，想把事態扼殺在萌芽之中。
然而，事情卻沒有如廣興和周廷棟希望的那樣發展，有正義感的山

東百姓都同聲相應，團結了起來，形成了一股「圍觀」的力量。為了
使真相快速傳遞，百姓還編了一首民謠「周全天下事，廣積世間財」，
諷刺廣興和周廷棟朋比為奸、包庇徇私的所作所為。民謠最終傳到了
嘉慶的耳裡，他馬上派人嚴查。結果，廣興受賄、周廷棟包庇的事實
證據確鑿，無可抵賴。於是廣興被處以極刑，周廷棟也被革職，永不
錄用。
清人昭槤的《嘯亭續錄》載，嘉慶庚辰（1820）年，陝西渭南的富

人柳全壁因為追索債務，與人群毆傭人朱某，致其死亡。事發後，柳
全壁花重金買通了渭南縣令徐潤，誣稱是朱某自己跌傷致死。徐潤受
賄後徇私枉法，依照柳全壁的說法結案。朱某的妻子不服，上告到省
城的巡撫衙門，柳全壁又依次賄賂巡撫朱勳、布政使鄧廷楨，以及巡
撫朱勳另派的主審官姚洽，在這種官官相護的重重黑幕下，即將臨產
的朱某妻子，被差役凌逼赴審，導致傷風死亡，演變成為一屍兩命的
慘劇。其後，死者的親戚馬某又因屢次上告，被主審官姚洽動用大
刑，活活打死。
這一幕幕人寰慘劇，使得有良知的人們自發地聚攏在一起，以「圍

觀」的方式集聚力量和傳遞真相。朱某有個侄兒，暗中收受了柳全壁
的賄賂，準備私了此事。可是「圍觀」的人們卻不答應，找到朱某的
侄兒，聲稱他若不上告，就會被憤怒的人們撕碎。朱某的侄兒無奈，
只得放棄私了的念頭，進京告狀，嘉慶知道後，讓刑部尚書那彥成親
自前往陝西審訊，冤案遂得以昭雪。最後，兇手柳全壁被處以斬刑抵
死，兩次主審的官員姚洽、徐潤被流放關外，巡撫朱勳、布政使鄧廷
楨也被降職處分。
不論古今，「圍觀」都是一種見證的力量，它可令被隱瞞的真相大

白於天下，使公然作惡的勢力有所忌憚，有所顧慮。同時，「圍觀」
還是一種將眾多個體捏合到一塊的情感凝聚力，形成斥惡揚善的群
體，從而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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